
等待那片月光 宋金光

每年的中秋之夜，我都在等待那轮圆月。
只有圆月的夜晚，我才好走到室外，走向旷

野，去追寻那片属于自己的月光。
怕是触发伤感思绪，一连几个中秋，圆月似一

位羞涩的少女，总是躲在黑色的天幕之后，任乌云
从眼前划过。眨眼，筛过的月光从云层缝隙投放出
一丝光亮，仍看不清眼前的一切，只能坐着、等着。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当我站在故乡
的原野，看到那里正盛开着满天繁星，灿烂的光
芒照亮了那片天空，耀如白昼。我知道，那是城
市之光，不同于乡村的异域之光，我曾料想，那
充满诱惑的奇妙世界，我能走到那里去吗？于
是，一个青春年少的梦幻开始发芽，在兄长的引
领下来到城里寻找前程，寻求父辈的希冀。在
行政的路上，唯恐四顾不及，我只得在人与人之间
隐秘关系中沉浮，在名利争斗的夹缝中生存，在挖
空心思的公文中消神，连同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
在一瞬间挥洒殆尽。背上的行囊还是离家时的

家什，翻捡岁月的古董，发现那些东西已沾满了灰
尘，原来那些最纯真最朴实的珍藏已经丢失，不复
存在。双手空空，重新回到离家时的启程，已过中
年的心只装满了世态的冷暖炎凉。

一条洒满月光的小路，正舒展着长长的身
躯，穿过原野，伸向故乡。月光照满了清澈的河
面，散发着点点星光，凉风吹拂，使我酒热的神
经开始清醒，撩拨起最深沉、最广阔的乡愁。此
时，圆月当头，浓浓月色紧紧包裹着我，进入了
一个仙人合一的幻觉世界。我看到故乡的小
屋，正午的鸡鸣声，还有烟囱里飘着炊烟，弥散
着温热的饭香。接连不断的犬吠，知是客人来
到，于是，餐桌端上了绿绿的菜肴，还有那醇香
的米酒。浪拍河堤，声声在耳。双桨咿呀，渡口
横泊着古朴的生活。乡村的月夜也是异常的宁
静，左邻右舍如井字连接着，构成了邻里间圆月
般和满的情谊。每每此时，东家一罐汤，西家一
锅肉，趁着月色正浓，盛上一大碗，端到邻居家，

互传乡情。一家来客，整个村子便喜闻肉香，酒
量大一点的，还可以成为坐上宾和客人共醉。

我面对故乡的方向凝望着，那不时闪动着
的星光该是我生命的星宿吧？我来到门前，月
光笼罩下的小屋已紧锁着门扉，不见月亮下的
投影。父母勤劳一生，善良为本，辛劳耕作，普
惠后生，最后累倒在堂屋，被人抬起融入泥土，
头枕着风雨，在无边的旷野，孤零零地守着日月
星光。现在，我已挣脱宦海的羁绊，用颤抖的心
打开故乡的门锁，拥抱那轮满月，离父母近些，
好让父母听到我走近的脚步声和亲情的呼唤。

暂且吟唱一下苏轼的《水调歌头》吧，“明月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
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
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等待那片月光，好让我看清故乡的小路，看
清故乡的方向。月随人移，踏着月色，走在回乡
的路上。 （作者单位：崇阳县农办）

周日来到乡下，我坐在农家小院的大门口，
看着外面的小雨，断断续续地下着，心里的思绪
便翻腾着。

对于雨，各人的感觉是不同的。因人而异，
因心情而异。人心情不好的时候，这雨便让人
的心情更加潮湿，难以振作起来。而心情好的
时候，只觉得这雨后的空气格外的清新，让人感
觉神清气爽。而对于劳作的人，所想到的是与
劳作有关的事情。农民想到是雨的滋润，想到
粮食的丰收，想到劳动的方便。民工看到的是，
雨淹没了它的时间，流去了他的收入。

小时候我是盼下雨的，下雨的时候，我可以
停下手里的活计，静静地坐在家里的大门口，看
外面的雨淅淅沥沥地下，心情也格外的愉悦。
就想着，下一天，我就可以休息一天，下一月就
可以轻闲一月。我当然不会去想，如果真的下
一月会有怎样严重的后果。

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下雨的天。下雨的
时候，心情格外清新。我特别喜欢坐在窗前看
雨，看雨打在水面上或者路面上激出的朵朵雨
花，看雨落下后慢慢地汇成水流，一股股的小水
流又汇成大水流，欢快地向前流动，把路面的垃
圾杂物冲得干干净净。也喜欢听雨落在树叶上
发出的淅淅沥沥地低呤，听雨打在瓦屋上发出
的炒豆子般的高唱。即便是半夜，如果是下起
雨来，我会起床站在窗口，静静地聆听雨的心
声，尽情观赏雨的舞姿，这是一曲歌与舞的曼妙
演绎，让人陶醉其中……

雨是有感情的，带来不同的雨便传给你不
同的感受。

夏雨就像一个性格暴躁的汉子，它要么不
下，要么不停。它总是夹杂着雷鸣，高举着闪
电，咆哮着从天而降，仿佛要吞噬整个世界。当
它来到地面汇集成洪流的时候，势不可挡，山垮

了，堤溃了，房倒了，庄稼淹了，村庄没了，让人
感到无限的恐怖。

而秋雨则是夹杂着秋风，冷冰冰的雨点，凉
飕飕的风，让人透心的寒。雨点打在落叶上发
出阵阵的哀鸣，寒风吹过窗户，发出声声的怪
叫，夹杂在一起让人感到阵阵的凄凉。这时，所
有的落寞和伤感，涌上心头。尤其在黑夜，这种
感觉更加浓烈，人便被压抑得似乎要窒息。

只有春雨最惹人喜爱。绵绵的春雨不紧不
慢，不猛不烈。你承受着它，它便抚摸着你，你
观看着它，它便轻舞着自己。当春雨落下的时
候，沉睡的万物便会被唤醒。无数鲜艳的花朵
张开了笑脸，无数的树叶睁开了眼睛，一个春的
世界来了，带来无限生机和希望。

雨，下尽了，乌云渐渐散去，万缕金光洒向
大地，透出了七彩的天空……

（作者单位：通城县审计局）

观雨 王战强

再梦娘

清平小巷
程乃平

金秋季节 徐大发

当大自然用他那神奇的大手笔把大地涂绘

出一大片一大片的金黄时，这个季节就开始到来

了。这个季节不像春那样张扬多变，不像夏那样

热烈奔放，不像冬那样内敛沉郁，它有着自己独

特的秉性和魅力。

当黄色的蝴蝶纷纷从树上盘旋坠落时，这

个季节也正慢慢地向你大步走来。她的清风吹

拂你，不是很湿润但感觉有丝丝凉意；不是很激

烈但觉得有些许劲道。风中常夹杂着桂花的清

香，柿子的甜香，稻谷的沉香，还有许许多多不知

名的醉人的芳香。此时，憩息了好久的镰刀开始

闪亮登场。沉甸甸的金黄的稻谷被拦腰抱起，伴

着轰鸣和欢笑，被大手们亲切地抚摩和细心的珍

藏。一粒粒滚圆的大豆在欢欣跳跃，一串串饱满

的花生在露脸展示。大树下已张开了床单，竹竿

在枝叶间游弋挥舞，下起了好大的“桂花雨”。另

一群树林下，孩子们时而扬起渴望的小脸，时而

低头四处寻觅。一阵风吹来，有咧开嘴的刺球和

红褐的栗子叮叮当当地砸下来，孩子们不觉疼

痛，只顾嘻嘻哈哈地争抢。晚上，妈妈的铁锅里

传来栗子的爆鸣声，开嘴的栗子露出金黄的米

粒，诱人的栗子满室飘香……

人们把一轮金黄的思念写在天上，把一枚

喷香的团圆吃下肚去。品咂着，回味着，怀念着

……那个游子，那个旅人，那个故人，你在远方还

好吗？此刻，你是否也象我一样有了相同的乡思

相同的梦？

人们煮一壶米酒，摆一盘棋子，读一本好

书。闲聊着，总结着，思索着……这样的场合，这

样的景致，这样的时光，你有着怎样的感怀？此

刻，你是否也象我一样有了相同的体验相同的乐？

这个季节，天很蓝，水很清，气很爽。晴天一

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这个季节，酒很香，鱼很肥，果很实。一年好

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这个季节，人们在收获成功的快乐的同时，

也在收获着自己金色的人生。

（作者单位：通山县大路乡青山城中学）

一个夕阳温煦的黄昏，有清凉的小风
时时吹过来，我独自走进了一条幽深的小
巷，一条在这个热闹的小城内深藏不露、
有如世外桃源的小巷！

我是被一丛凤尾竹吸引过去的。一
条石砌的小路在一丛凤尾竹下蜿蜒向远
方，路的两边都是高高矮矮的石墙，半掩
着大大小小的庭院和庭院后或豪华或朴
素的民房。

小路像一条青灰色的飘带，看不出飘
到了哪里。两侧参差多姿的围墙上爬满
了各种藤蔓，有怒放的凌霄，娇艳地燃成
一大片；有开着杏黄大花的丝瓜和南瓜，
并不以身份卑贱自畏，与那盛气凌人的凌
霄花一样昂然地在墙头蔓延。还有高高
矮矮的树从墙内探出头来，用满树的花和
叶拥遮窄狭的小路。树的名目繁多，有垂
挂着小果的石榴，有顶着繁花的紫薇，有
清香细细的木槿，有花落结籽的栀子，有
挂满小扇的银杏，更多的则是枝叶葱茏的
桂树……完全是两道枝封花裹的画墙
呀！淡淡的夕照下，那种奇特的美是如此
的摄人心魄，让我久久伫立，恍入梦境。

我如痴如醉踏上宛如飘带的小路，就
像是一个梦游者被看不见的精灵牵引着，
只是轻飘飘地踏步向前。

出现在我面前的第一个庭院是一方
打理得非常整齐的小菜园，红薯的藤蔓和
竹叶菜占了三分之二的面积，绿油油地长
势喜人；辣椒、茄子、西红柿整齐精神地分
三畦立着，开着花，有的刚刚结实；丝瓜、
南瓜、扁豆一溜儿顺着围墙排过来，满墙
的绿色……一年龄与我相仿的妇人正埋
头侍弄她的菜园，薄薄的花衫被汗湿透贴
着丰腴的后背。我怕惊扰了她，想跨过院
门，偏巧她抬起红润汗湿的脸。看见我，
她微愣。我赶紧赞道：“你的菜园种得真
好！”她灿然一笑，道：“苕叶尖和竹叶菜又
多又嫩，摘点回去炒菜吧！”这一下是我愣
住了，为她对我这陌生人的友善。

我谢绝了妇人继续朝前走，一路分花
拂叶，如历仙境。又到了一个小小的院落
前，院子后是一排三间小平房，旧墙旧瓦；
左拐“七”字形建了一间小披屋，倒是刷得
粉白粉白的。小院有点荒杂，因为树下长
了很多的杂草，小路在其中若隐若显。就
在平房的门口，一幅生动的画面再次让我
如在梦中：一把小小的竹靠背椅上，一位
满脸皱纹的老婆婆端坐着，而老公公站在
她的身后，一手抚着老婆婆的头顶，一手
拿着木梳一下一下慢慢地轻轻地梳着她
的长发。夕阳独立慵懒地照着这小小的
庭院，照着这相亲相爱的老夫妻……我的
心弦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拨动，震颤不已，
热热的泪也无声地涌出。

我又怕惊破了这梦境一般的画面，只
是凝神屏息走过去。走了没几步就听到
一种很熟悉的声调，很明显，是一位母亲
在逗弄她的幼儿。

果然，在一个三层楼下的庭院里，花
树繁茂、几墩整洁；围堵上盖了绿色的琉
璃瓦顶，左右墙角很俨整地搭着葡萄架；
一条一米多宽的直道，用五色鹅卵石铺
就，直接廊下大理石台阶。一名衣着素雅
的少妇正坐在一把白色的藤椅上，撩起上
衣为怀里的婴儿喂乳，双眼望着婴儿，嘴
里逗弄着他，脸上的表情温柔而幸福。

我继续顺着浅灰色的飘带漫步，在那
一张张画稿似的小院里，我看到了围着小
方桌写作业的小伙伴们，看到了一边绣十
字绣一边闲聊的姑娘们，看到了坐在小石
墩前下象棋的老汉们，看到了在大樟树下
一边搓麻将一边高谈阔论的家庭主妇们，
还看到了蹲在草窠里专注地捉虫子的小
男孩……

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我走到了街
上，那条小巷在我的身后倏然隐没，就像
是一个美梦在我醒来后自然消失。

走在纷闹的大街上，我依然如在梦
中，几次回望，不敢相信那条小巷的存在。
我忍不住思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固
然是流芳千古，倘若有丹青妙手以这条小
巷为题画一幅《清平小巷》，未必就不能获
后人芳心。 （作者地址：温泉马柏大道）

我又梦见了娘。梦中的我是小时的我，娘是
年轻时的娘。娘和我在娘的老家里。娘站在不
知是谁家的老屋大门前，正和她的侄女儿和侄媳
妇们说笑，说些什么听不见，娘在笑，很开心的。

娘的老家，也就是我外公的家在汉水边，离
武汉很近，几脚路，不到二十里。

每次回去，娘大多带我去，哥和弟总是哭瘪
了嘴跟在娘背后跑好远。记得娘第一次带我回
去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我们坐着押送
犯人的车到武汉时是晚上，汉口的大街上尽是
游行的队伍，娘抓着我的手几乎是拖着我走，过
街穿巷到我姑太那里去。姑太住在六渡桥牛皮
巷，离孙中山的铜人像不远。我们每次回去都
得在姑太那里过夜，第二天才回老家乡下去。
姑太那儿是汉口的中心，寸土寸金，窄窄的巷
子，密密的房子，姑太好象只有两间房，很小，烧
火做饭在楼梯间。也不知我们每次去是怎么睡

的，大概我是和我表弟挤着睡，娘和姑太坐着说
话，一说一晚上，她们总有说不完的话。

娘的娘家人很多，娘是第八个，上手有六个
哥一个姐，还有一个妹妹。我的外公没读过书，
重男轻女，除了舅舅们请先生取名外，我娘我姨
妈都没有大名，我娘就叫“老八”，小姨叫“老
九”。我娘的大名是我父亲取的，外公家里的人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每次见面，我的那些舅舅
们还叫我娘“老八”。外公家大口阔，我娘小时候
很可怜，吃了好多苦，八岁放牛，十六岁出嫁。

到现在我都没十分清楚我娘为什么喜欢回
老家？要知道，回去一次可不容易了。路费不
说，就是给那些舅舅送礼就不轻松，一家一份总
得拿得出手。记得那时有好东西都留着，什么
茶叶，什么瓶子酒，还有点心之类的，如果我们
偷着吃了，那一顿打是跑不了的。等到攒够了
六七份，娘就又想回老家了。

娘每次回老家，见到她的哥哥和嫂子一个
个走了，她哭着进门哭着回来，喉咙总是嘶哑
的，可下次一有老家的讯息，她又不辞辛苦地去
了，直到她病危之时，她还一遍又一遍念叨着她
的老家，嘴里说的都是她的哥哥嫂嫂。

娘说：“亲戚如血脉，不走动，血脉就不通。”
我知道，娘的亲情很浓，老家是她一辈子魂

牵梦萦的地方。那些亲戚对她也很好，她老人
家一过世，她的那些侄儿侄女和侄媳妇几十人
连夜包着车子赶来送她，个个哭得比我还伤心。

再次梦见娘，娘在她的老家。我知道，娘
去天堂之前肯定去了她的老家，见了她那些
过世的久违的亲人，她的爹，她的娘，还有她
的哥哥嫂子们。我想：娘见到他们肯定还是
先哭后笑，一夜一夜说着永远说不完的话儿。

娘离我走了，我却在这里想着她。我还
会梦见娘的。 （作者单位：通山县文联）

阿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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